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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雨龙（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纽约客》 专栏作者彼得·海勒斯，

也许我们更熟悉其中文名何伟，曾在《寻

路中国》中写过：“我希望找到这样一个

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

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那时，奔涌的打

工潮掏空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为了找到他

所“希望的地方”费了不少功夫。而现

在，别说大洋彼岸的何伟，即便从村里出

来的我，再回家乡时，也很难看到这样的

景象。

我的家乡是江苏最北部的一个沿海小

村，我常自称是山东人，因为从这到苏鲁

边界，只有不到 15分钟的车程。当然，
后来我到省会读书，听说了南京地铁修到

马鞍山的“徽京”故事后，就再也没开过

这个玩笑。

我出生时这个村子还很原始，村民从

事的职业无非三类：外出务工、出海捕鱼

和种地。十几年的变化与发展，让这个村

庄呈现出了另一种新气象。之前每次放

假，都要坐近 6个小时的大巴。而去年年
末，高铁通车后，复兴号让返乡不再是一

件耗费精力、苦不堪言的事了。

返乡之后这种感受也就越强烈。村庄

在慢慢向小镇过渡，标志之一是各种连锁

店的进驻。连锁店的大规模出现，说明人

们不仅在追求消费，而且看重品牌。10
年前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见得最多的

饼干不是奥利奥，而是各种蹭商标的山寨

货，比如“奥利粤”。

村上有了第一家电影院，据说是场场

爆满，供不应求，打消了经营者在开业之

前的忧虑。村主任说已经没有几户人家种

地了。新建的工厂和新兴的服务业正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原来的产业结构被重新打

散。村里第一次出现了外卖小哥，镇政府

旁边的电商大楼也拔地而起。

去年走之前，家里人告诉我，村西边

的空地要开发成“公共场所”。当时脑子

里就想到一个金光闪闪的铜球，周围缠绕

着几条扭曲的带子。没办法，不是我刻板

印象，是实在见了太多土味、抽象又难懂

的公共“艺术品”。何伟把这解读为“当

地政府意图唤起人们对繁荣昌盛的意

象”，而我只觉得这是行政驱动下的资源

低效利用。

不过好在，回家时那颗悬着的心落

了一半。空地被建成一个广场，取名

“乡贤广场”，以纪念全国第六届道德模

范——方敬。这位原本可以在上海安享

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拿出了

200万元积蓄，帮助了家乡 260余名寒门
学子步入高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

足而知荣辱”，这样的取名寓意还是让人

眼前一亮的。

新气象是容易观察到的，人对变化的

敏感总是大于对稳定的感知。这次回家，

我也开始尝试重新发现那些被我熟视无睹

的旧风物。

出于疫情防控，国家倡导就地过年，

但这一政策对家乡人没造成太大影响。村

里各类产业发展，吸引越来越多外出打工

的人回乡工作，不乏一些原本就可以在城

市里立足的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

教授项飙说，中国人有强烈的中心情结，

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所以会一心往

城市、往大城市挤。而我在家乡感受到

的，恰恰相反，是一种边缘心态。人们选

择外出务工，并不是为了在城市中谋一席

之地，而是出于实用主义，期待通过在外

的努力改善在家的生活。

旧风物中还有一点未变的，是熟人社

会。在这里，人情很多时候会超过商业规

则。我经常会见到，卖东西的人追着买东

西的人跑，要把钱还给对方，仅仅因为两

人是亲戚或者是关系好的熟人。所以，到家

里长辈的熟人那买东西，我还是会带着现

金，方便我扔下就走，哪怕这样了，时常也

拦不住他们拿起钱就塞回到我的口袋里。

我倒不担心人情超越商业规则，毕竟

个体经营，拿人情做买卖只是自家的事。

我只是怕，人情会超越其他的规则。“没

有熟人就办不了事”，这句话背后的价值

逻辑难以称得上现代文明。现在我的家

乡，即使春节放放烟花爆竹，还是能看见

蓝天白云和满天星空；不用“996”，人们
也能过上一种还不错的生活。旧风物未必

都是落后的，乡村一定会走向现代化，但

现代化是不是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路，则

值得思考。

一个苏北村庄的新气象与旧风物

□ 何秋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今年春节在外公外婆家多待了几天，

没有事的时候就和外公到山上挖冬笋玩。

刨土的时候没注意，一个石头沿着山坡滚

了下去。母亲喊着“小心点，下面还有人家

呢”，我才发现一座盖瓦片的木屋掩映在竹

林间。外公却说没事，那屋子已经没人住

了，“这家人已经搬到县城上去了”。

父辈们就着这家人简单聊了几句，粗

疏听来他们的经历说来也寻常，无非是年

轻人在城里扎了根，把老人也接到镇上住

了。下山的时候我打量了几眼那个木屋，窗

外勾住晾衣竹竿的木根曲结得真是漂亮，

只是再没有衣服挂在上面了。虽然人去楼

空，却没有荒凉的感觉，它更多像个蝴蝶挣

开后留下的蛹壳，是整个中国城市化大节

奏下的一丝余颤。

离去并不是这个乡村唯一的音调。在

竹林山脚下就有一栋充满设计感的砖房，

明亮的玻璃屋顶和仿红砖纹的瓷砖，显得

简约热烈。透过敞开的大门能看见腻子粉

还是雪白的颜色。这是在外发达后回乡居

住的人重砌的。样式现代的砖房在这里已

不少见，它们在盖瓦的木房间显得高大挺

拔，大都走的是瘦高型民房的风格，像个长

方体；有心一些的会添加点小洋房的元素，

透露出主人的审美趣味与匠心。即便不完

全推倒重建，原来的木屋也会有意识地用

砖体翻修加固。

临街新建的房屋往往都会把地面一层的

空间留得很足，作为车库或门面。外公家刚

好在街边，是座有 40多个年头的老房子了。
老人家对搬去县城住毫无兴趣，一心想把房

子敲了重建。闲聊的时候，大伙都建议把新

房子再往后挪一两米，给门口腾出个三四米

宽的前院。“前面留个空间，以后租给别人

做生意也好停车卸货，就是不当门面租，自

己停车或养养花草也方便嘛。”

过去的人建屋子总爱紧挨着路，恨不

得长在公路边线上，生怕车道多占了自己

一寸地。现在砌房子时大家更愿意往后退

一些，给门前留足空间。这种考量很大程度

上和长远的商业考虑相关，它的背后是一

个人气兴旺、贸易发达的村落，是村民日渐

活络的经济头脑和长远发展的目光。而在

更深处，建房退后一些，它表达了村民较高

的财产安全感与更开放的对外姿态。

对于一个几乎年年都会回来的人来

说，村中建筑的变化说不上天翻地覆。和

城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楼万楼拔地

起”的架势不同，村中住宅没有地产开发

商的介入，没有太过整齐划一的动作，也

没有令人咋舌的建设速度。它的改变总是

以一户一宅为单位，变化缓慢但清晰，自

发自觉而尾调悠长。

在建房子这件事上，我能看见村民精

打细算的热情。住房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

不仅是遮风避雨，它还意味着财富、温暖和

安全感。从村子住房的变化中，我们能窥见

一方人更富足的物质拥有和更昂扬的精神

状态。对旧土的眷念依然是游子道不尽的

话题，人们常担心当下乡村的空心化，空心

化可能确实有，但像这样的改变却也实实

在在地发生着，人来人往是村子里的惯常

景象。虽然改变总带来不舍，但一个有生命

的村落永远都不会缺少人去人留的故事。

人们在流动中找到合宜的位置，村落也在

吞吐人流的过程中更换血液，复苏新生。

不要太为空心化担心，说到底，所有的

变迁背后其实都是人与环境的双向选择。

有的地方在冲击中没落了，有的则重新获

得活力，走向繁荣。而人在其中的停停走

走，一样的都是对更美好生活的奔赴。

别担心空心化，
有生命的村落永不缺人来人往

□ 洪凯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寒假一个早上，我走出卧室，听到客

厅传来音乐，每隔几秒就换一首歌，旋律

吵闹——不用看也知道，是外公又在刷短

视频了。自打几年前妈妈给外公换了智能

手机起，在晚辈们的指导下，现在外公用起

手机已经得心应手，互联网俨然成了他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老一辈中，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是幸运的，自身有一定文化基础，家庭经济

状况不错，晚辈们又耐心孝顺，这些条件让

他们得以顺利融入新媒体时代，看新闻、刷

短视频、发微信、电商购物样样精通。但，每

逢假期回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意识

到，来到数字鸿沟这一端的老人，同样面临

着不少麻烦。

作为“数字原住民”，年轻一代的我们

虽受技术变革影响，但仍具有基础的判断

能力，不至于完全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

而老一辈在数字世界里初来乍到，面对庞

杂的信息无所适从。他们无从考证一则新

闻的真假，无力分辨隐匿在信息流中的广

告，无法判断短视频的内容究竟是真实记

录还是人为策划。

初入新媒体时代的他们，就像波兹曼

所说初入电视时代的人们一样，对以新鲜

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深信不疑，将拟态

环境等同于现实，在这样的前提下，骗局便

有了可乘之机。诱使老人下载垃圾软件、在

家庭群中传播谣言仍算事小，更惧不怀好

意的信息被包裹在娱乐的糖衣之中，诈取

老人的钱财和隐私。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受骗，老一辈还可

能被手机里的娱乐“骗”走时间和精力，无

营养的信息侵占着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

无暇以其他的方式充实精神世界。

以我外公为例，在接触智能手机之前，

他闲暇时总会读书看报、做做手工活儿、下

楼散步、画国画或写书法；而如今，他大部

分闲暇时间都献给了两块屏幕——电视和

手机，且花在后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前者。

桌上的颜料盘已经落灰，书本杂志被翻阅

的次数寥寥，我假期里最常见到的景象，便

是外公戴着老花镜、靠在沙发上一下一下

地刷着真假参半、配音嘈杂的短视频。以我

外公为代表的老一辈几乎全盘接受了手机

媒体对现实的定义，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浪

费在缺乏功能性的信息上。更不妙的是，外

公形成了长时间使用手机和关灯后仍看手

机的坏习惯，家人担心他原本就不好使的

眼睛受到伤害，固执的他却不太听劝。

假期在家时，我成了老人们在信息世

界中去伪存真的依靠，时常耐心地反复为

他们解释，所谓“免费领红包”是 App增加
下载量的骗局；电商的某些优惠活动是先

涨价后降价的“虚晃一枪”；短视频里狗血

的剧情是表演而非确有其事；某则耸人听

闻的新闻在一周前就已经被打假，云云。我

会帮他们删除垃圾广告和应用，教他们如

何辨别无用的信息，在手机使用时间太长

时提醒他们休息。在“信息原住民”的陪伴

下畅游数字世界固然相对安全，但这样的

陪伴毕竟不能如影随形，当晚辈纷纷忙于

工作和学业、甚至离乡千里时，老一辈的利

益又由谁来保护？

在信息世界中“蹒跚学步”的老人们极

可能深受其害，作为晚辈，我会尽力负起协

助家中老人使用新技术的责任，同时也期

待智能手机、平台和应用能对老一辈更友

好些，保护这些“数字移民”的利益。

老人全盘接受手机对现实的定义，
让我很担心

□ 张一无（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2020年年末，我的家乡，一个沿
海小村，拥有了第一家电影院。在刚刚

过去的春节档里，这家影院几乎场场爆

满，连不太热卖的《人潮汹涌》，在我

们这都是座无虚席。

上一次这个村子里出现电影热，听

奶奶说，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

公社组织的露天放映。“那时候要是听说

晚上放电影，家家户户，特别是有小孩

的，都会赶紧吃完晚饭抱着板凳去占位

置。”这种热情虽然后来被电视的普及所

瓦解，却在今年以崭新的形式回归。

对于这种新气象，我自然乐见其

成。虽不是电影爱好者，也不是哪个明

星的粉丝，但毕竟在城市里读书，消费

习惯和娱乐方式都经过一定程度的塑

造，寒暑假回家后这种惯性不易被打

破。比起之前想看电影要先坐 40分钟
的公交车到县城，现在散着步就能到影

院可方便了太多。

但仅靠返乡学生，影院是做不到一

票难求的。观影的主力军，是 25岁至
4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中的大多
数并没有到城市求学或生活的经历，但

是他们的观影热情比起我们这些返乡学

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年龄段的人与他们的上一代有

着明显不同。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意看电

影的原因主要在于不想花这个钱，他们

觉得，花 30元进电影院坐两小时，远
没有买一斤排骨回家烧着吃来得值。但

25岁至 40岁的人，消费观念显然更加
开放。他们成长的环境，虽不富裕但也

很少挨饿，就不会产生那种“一分钱掰

成两半花”的紧巴感。而成年后，个人

的努力工作又搭上了乡村经济快速发展

的便车，让他们也有了能力去完成这样

的消费。所以，不只是电影院，很多在

老一辈人看起来“华而不实”的，比如

甜品店、鲜花店，都在这个村庄落地生

根、蓬勃生长。

当然，电影院的特殊还在于，它确

确实实为村里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

式。以往春节，村子里男女老少为了消

磨时间，搓麻将的搓麻将，打牌的打

牌。这可能也是苏北“掼蛋”远近闻名

的原因。而今年，有相当一部分人分流

到影院。节日正不可阻挡地向假日演

变，村里的春节也是如此。完成了一些

带点仪式感的“保留项目”后，更多的

人希望利用这一年中难得的假期好好地

放松、休息。电影院的出现，把一种不

耗神费力又有不错体验的放松方式，摆

在了村里人的面前。

不过，村里的影院与城里不同的

是，它不是纯商业性的，政府有专门的

负责人对接影院工作。自 2019年起，
江苏省就把乡镇影院作为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内容，纳入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对于每个乡镇影院给予 50万元财政补
贴。我家门口的这个影院，就是在此背

景下建立的。

说实话，起初我是不太理解乡镇影

院为何会成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点，直到那天我从《你好，李焕英》的影院

走出来。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我能看到

不少年纪较大的人出现在影院，他们是

被自己年轻的子女拉过来的。再仔细看，

能发现他们当中有人是红着眼眶的。

我们常说，中国人是羞于也不善于

表达对家人的爱的，这种现象在农村更

是如此。电影中贾晓玲为了让母亲过上

更好生活的种种努力、李焕英“我对你

别无所求，只求你健康快乐”的朴实想

法，其实正是银幕前很多人想说但没说

出口的心声。之前，他们鲜有机会去表

达，而现在，电影替他们表达了这一

切。精神文明看似虚无缥缈，但和谐的

家庭关系、浓浓的亲情不就是其中的一

部分吗？村里人喜实不喜虚，让村民进

一次影院，比几场家风宣教会所产生的

共情都要多、效果都要好。

春节档业已结束，但观影习惯却在

不断地培养中。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村

庄的夜晚，广场舞之外，走进影院会成

为更多人的选择。

含泪看完
《你好，李焕英》的
乡村老人与青年

□ 黄雨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学生）

往年，学生放假回到老家总爱相约着

一起出去聚会玩耍，来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其中最热门的娱乐方式莫过于剧本杀、密

室逃脱等需 4-10人合作的游戏。在长沙最
繁华的五一广场上，“××剧本杀”的招牌肩
并肩竖在街头，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挤在一

个房间里为剧情争得面红耳赤。但如今好

像不一样了，一家剧本杀的老板说：“越来

越多年轻人选择一个或者两个人来玩，我

们帮他们匹配其他陌生玩家，组一场多人

游戏局。”在社交平台知乎上，有人提出过

问题“怎么看待玩密室逃脱一个人拼团的

小姐姐？”不少人表示“我经常一个人玩，感

觉挺好的”。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一人拼团玩剧本

杀，和六七个陌生人在一间密闭的房间里各

自扮演角色，沉浸其中，三四个小时流逝浑

然不知。曾经，我们出去玩耍是为了和朋友

相聚，但现在大家更倾向于独自娱乐，或者

认识新朋友。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提出，

20世纪末期的美国倾向于单人进行活动，公
共事务参与意愿越来越低。中国的年轻人似

乎也进入那种状态，更愿意单人娱乐。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说，个人的人际

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弱关系两种，强

关系的人之间有极强的感情维系，例如多

年的同窗好友、血浓于水的亲人等；而弱关

系的人际交往比较松散，没有极强的感情，

例如在一场游戏、比赛中认识的陌生人。

年轻一代对强关系似乎不再依赖，以

更开放的心态建立弱连接。因此不再像过

去，人们有极大需求通过娱乐、饭局等方式

来维系好友关系。这种需求的降低是父辈

有些难以理解的，中国自古是乡土社会、熟

人社会。学者边燕杰曾认为，相比美国，中

国是一个强关系社会，人们需要靠关系来

完成很多事情。但年轻的大学生们逐渐走

出自己的城市，通过互联网连接到更多城

市的人，他们意识到老家童年以外的朋友

同样能给自己带来很多情感、信息的交流

与反馈，不再依赖从前的朋友。也意识到新

认识的朋友能够很快成为挚友，甚至为自

己带来更多的信息交流。

年轻人更加看重自身体验感，也是其

中重要的原因。组织朋友们进行娱乐，需要

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其中包括协商时间、

地点、游戏风格甚至叫哪些人一起玩耍。城

市的节奏在加快，原本放假的时间寥寥无

几，年轻的学生们更希望在这不长的假期

中酣畅淋漓。随着悦己文化的盛行，人们对

娱乐活动的看重，越来越重视自身体验感，

其中“及时满足感”是体验感中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的一位朋友说：“下午听说有

家剧本杀的剧本非常开脑洞，就心痒痒地

想当天晚上来玩一把，体验一下剧本里刺

激、恐怖的场景。不想委屈自己迁就别人的

时间、别人的喜好。”一个人拼团方便、能最

快地满足人们对于娱乐的需求，因此这种

拼团方式逐渐流行。

年轻人新游戏方式背后实则是社会中

人际关系的变化，悦己文化浸透到社会肌

体的毛细血管。面对这种变化，长辈可能不

太理解，习惯将“孤独”“不合群”的标签贴

在他们身上，但总体来说，社会还是越来越

宽容。在知乎那个问题下，更多出现了“大

家开心是最重要的”“这种人精神世界很丰

富”之类理解与赞赏的话。五一广场街头，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入了一家剧本杀房

间，似乎房间里的玩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

他们笑得很灿烂。

独自玩剧本杀，
年轻人悦己文化的盛行

用“返乡日记”与田野和家国对话
编者按

信息和声音过剩的社交传播语境中，人们可以随手拍、随手
记、随手发，可以随意在朋友圈记录生活点滴，为什么我们仍坚
持向大学生发出记录的召唤，坚持要做“大学生返乡日记”？这
基于我们对这个充满朝气的思想群体格外珍视，期待大学生朋友
能超越那种流行的碎片表达和个私情绪，脚沾泥土，带着问题意
识和公共关怀，用带着活性的理论与火热的生活去对话，对家乡
这个既熟悉又陌生之地，作一些不负新春光阴的观察。
正如年味需要仪式感，写作记录也需要。年是一个与日常不

同的时间坐标，我们把“返乡日记”当成每个新春城市与田野、
乡土、远方对话的一种仪式化文体。是的，我们致力于让大学生
通过返乡日记去“对话”：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城市与乡村的对
话，年轻人与长辈的对话，熟悉与陌生的对话，长大与童年的对
话，云端与田野的对话，新气象与旧风物的对话，不同大学年轻
人的对话，青春与国家、社会、时代的对话。
茧房效应下，对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坐井观天”寓言

让现代人很尴尬：井底之蛙，看到的世界就是那个井口，本以为
有了互联网后就能出去看到天空，结果发现不是，而是把一群青
蛙都拉到了井里，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有了强化的共识，一致
认为，井外的事情都是错的，世界就是那个井口。有些人视野更
加狭隘，对话更加艰难。
新春走基层，年轻的记者编辑记录着年味，我们也很珍视年

轻大学生贴近泥土的行走和视角。返乡，不只是在空间上回到家
乡，更是一种跳出日常茧房的思想努力，看到互联网的盲区，看
到另一个生活世界，看到年味中的发展纹理，看到脱贫攻坚带来
的变化。令人欣喜的是，从这些来稿中能感受到大学生用脚丈
量、用心思考、用力记录的努力。从大学生接力的返乡日记中选
出几篇献给读者，呈现年轻人的可贵思考，也寄望于以新闻纸为
媒的阅读对话。

2月 7日，河南许昌，在禹州市鸠山镇大牡丹坪

村，村民张贴春联。 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11 日，北京市天通苑龙德广场家乐

福，居民在超市采购年货。很多居民响应北京

市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在异乡过年。售货员

告诉记者，今年除夕的人流量比去年高出不

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2月 20日，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游

客围观拍照两只大熊猫“摔跤”。2021年春节期间，

由于许多人选择就地过年，近郊游、市内游成为春

节假期旅游热点。据成都市文广旅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春节黄金周成都市接待游客总数为 1447.6 万

人次，全市旅游总收入达127.6亿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2月 14日，农历大年初三，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张家塔村张灯结彩，500多位村民拍摄“全村福”。 视觉中国供图


